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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求仁的历程 

  孔子提出了仁作为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，鼓励人们“求仁”、“志于仁”。但孔子论仁，多为原则性的指导和对

仁的描述，而对于求仁的功夫和方法、如何循序渐进的具体步骤、如何在求仁的道德践履中减少失误以及补救措施等

等更进一步的细节的问题，却未及考虑。孟子在这方面则多有论述，他详细探讨了求仁的历程，丰富了孔子的仁学。 

  孔子曾说：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又说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（《论

语·述而》）为什么“为仁由己”呢？为什么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呢？孔子却没有继续思考。孟子思考了这个问

题，他说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（〈尽心上〉）“万物皆备于我”

即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这就是人何以能仁的内在根据，就是“求仁莫近焉”的道理所在。根于心中的“仁义礼

智”，孟子称之为“本心”、“良心”、“赤子之心”，它不待外求，“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”（〈告子

上〉）。孟子这里的“我”是泛指所有的人，在孟子看来，就心性而言，任何人都是一样的，圣凡皆然，故曰“尧舜

与人同耳”（〈离娄下〉）。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与尧舜同样的“天爵”、“良贵”，因而就道德发展的可能性来说，

每个人都具有成就尧舜之道德与人格的可能性，所以孟子肯定了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（〈告子下〉）的说法。这种在

道德上人人平等的观念，发孔子所未发，为后儒所普遍接受，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观念。 

  如前面所指出的，在孟子的学说中，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在人的心中是以“端”的形式存在的。“端”的重要性

在于：其一，有了这些善端，道德修养才成为可能，否则，道德修养就不具备前提和基础，人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指望

的；其二，由于人生而具有的只是一些善端，还不是完备的善，这就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必要。孟子曰：“人之有是四

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”（〈公孙丑上〉），这是说人皆有为善的资质，但人却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，孟子设喻说：

“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。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（〈告子上〉）如果不能使仁德熟之美

之，再好的资质也是枉然。由仁之端到完善的仁，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修养历程，半途而废者多，成功者少之又少。

如何才能将此善端熟之美之呢？，孟子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发。 

  孟子认为，善端虽是人生来所固有，但在人心中并不是很牢固，在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，还有可能丧失。〈告

子上〉称此为“陷溺其心”、“失其本心”或“放其良心”，简称为“放心”。孟子指出，“放心”并不可悲，可悲

的是“放其心而不知求”，他认为应该像把放失的鸡犬再找回来一样，把放失的良心再求回来，恢复心中的善性。孟

子把这种方法称为“求放心”，他还说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这里所谓“学问之道”，当然就是求

仁为善之道。显然，孟子说学问之道只是“求放心”，是因为考虑到人难免会出现道德失误，而正是“求放心”使得

道德修养的继续进行成为可能。 

  “求放心”实际上是一种对道德失误的补救方法，显然，一个人如果只是停留在“放心”与“求放心”的循环阶

段，那他在道德上就不会有进步。与其出现道德失误再行补救和改正，就不如当初就不失误或少失误。孟子正是这样

考虑的，他认为要进行道德修养就不能听任本心放失，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防止本心的放失，为此，他提出

了“存心”的理论。孟子把能否“存心”看成是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，他说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”

（〈离娄下〉），“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”（〈告子上〉）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

也。”（〈离娄下〉）而大人君子贤者所能存而勿丧者，正是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”的那个“几希”。 

  如何才能“存心”而使之“勿丧”呢？孟子提出的方法是“寡欲”，他说：“养心莫善於寡欲”（〈尽心

下〉）。“养心”亦即“存心”。如前所论，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是导致良心放失的直接原因，而外部物质世界引发

的乃是人心中的各种欲望，所以孟子才提出“寡欲”为心之存养的方法。孟子认为，欲望的多寡与本心的存亡是成反

比的，所以他接着就说：“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”运用理智的

力量克服外物的引诱，把欲望节制在一定的程度内，孟子认为这是存心 养心的最有效的方法。 



  至此，孟子已区分了求仁的历程中的三个品级：“有放心而不知求”的不可救药者、能够“求放心”的普通人、

能够“存心”的君子。然而在孟子的学说中，君子还不是理想人格，“存心”不过是在道德上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

已，还远远不是道德修养的完成。要想提升至更高的境界，还需要在“存心”的基础上进行更重要也是更关键的一

步，那就是“尽心”。“尽心”也就是“扩而充之”的功夫，即培养心中的善端，使之充分发育成长。孟子曰：“凡

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”（〈公孙丑上〉）善端好比种子，具有熟之美之的一切

潜能，只要坚持扩而充之，就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，最终达到尧舜那样的理想人格。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

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。”（〈尽心上〉）由于善性是根于心的，所以充分发挥道德主体的功能——“尽心”，就能够

确认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乃是自己的本性——“知性”；又由于善性乃受之于天，是“天之尊爵”，人之性

实际上也是天的本质属性，所以确认了人的本性是善的，也就体认了天命和天道了，这就是“知天”。孟子把天作为

善的最终根源，赋予了天以道德属性，同时也沟通了人的心性和形上之天，使性善论获得了终极的根据，从而彻底解

决了仁的来源问题。这样的理论高度更是孔子的仁学所未曾达到的。 

三、仁的层次递进性 

  孔子对仁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就是“爱人”，即“泛爱众”，爱一切人。这一规定突出了一个“爱”字，突破了

血缘亲情的范围，肯定和倡导普遍的人类之爱，为儒家的仁学定下了基调。但是血缘亲情毕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，

有无血缘亲情以及血缘亲情的远近毕竟是大不一样的，必须区别对待，因而仁理应有它的层次性，其中居于最基础层

次的就是由血缘关系而来的亲亲之情，它是仁的自然基础。《论语》对此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述，但从孔子对孝道的强

调就足见他对血缘亲情的重视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回答弟子问仁有7次，而回答弟子问孝也有5次之多，可见孔门对

孝道的重视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了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论述，弟子宰我不肯以三年之丧的孝心作为对父母养育

之恩的回报，孔子明确地批评他“不仁”。在孔子看来，基于血缘亲情的对父母之孝，是人生须尽的天然的义务，是

仁的最起码的要求，也是仁的起点，一个人要是对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肯尽孝，就根本谈不上对他人的仁爱。 

  爱是仁的一般原则，血缘亲情是仁的自然基础，孔子对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强调和对基于血缘亲情的孝的重视，实

际上已经接触到仁爱观念的层次性这一问题了。然而孔子是爱与孝并重，在他那里，亲、仁、爱三者的对象是笼统

的、界限是模糊的，仁的层次性还没有揭示出来，仁爱的对象和范围还没有明确的递进和扩展。而揭示仁爱观念的层

次性和递进性，是儒家的仁学进一步完善和精确化的需要，这一重要的理论工作，主要也是由孟子担当并完成的。 

  孟子阐发仁的层次性，特别强调亲亲之情对于仁的重要性。孟子指出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”（〈离娄上〉），

“实”即最为切近的、主要的内容，朱熹《集注》曰：“仁主于爱，而爱莫切于事亲，……故仁义之道，其用至广，

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。盖良心之发，最为切近而精实者。”“实”与“虚”、“华”相对，事亲是一种最真切

笃实的情感需要，来不得半点浮华和虚假，事亲未尽而空谈仁义，则为徒邀虚名而已，其实就是不仁，所以孟子又

说：“未有仁而遗其亲者”（〈梁惠王上〉）。他甚至直接以“亲亲”定义“仁”：“亲亲，仁也”（〈尽心

上〉），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，其第一要义便是亲亲。孟子还以性善论亲亲之仁：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

者。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”（同上）并把人类这种生而有之的天然情感称之为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。 

孟子关于仁的层次性的论述，最重要的一条是：“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

仁民而爱物。”（同上）这段话中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思想。其一，就其对象和范围而言，仁有三个层次——“亲”、

“民”、“物”；由此而有三种相应的、程度不同的态度——“亲”、 “仁” 、“爱”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亲人要

“亲”，对于民众要“仁”，对于万物要“爱”。其二，在这三个层次中，“亲亲”居于最基础的层次，“仁民”和

“爱物”则是由“亲亲”这一出发点的逐次外推。其三，这三个层次中贯穿了一个共同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类的爱心，

这实际上也就是古老而又朴素的人道主义观念。其四，仁者固然“爱人”，但并不止于“爱人”，还要更进一步，将

爱心扩大到无限广大的宇宙万物。 

  对于孟子的这一重要论述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疏释和阐发，以展现孟子关于仁的层次递进的思想及其理论价

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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